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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一节，考古学和旧约概论。

你好，我叫乔纳森·格里尔。

我在大急流城神学院任教。我开始教授《旧约》，但我对考古学也有特别的兴趣。因此，今天我有幸并高兴地谈论两件与我密切相关的事情。

圣经，特别是旧约和考古学。所以，我不仅在教导旧约方面而且在现场也有一些经验。我参与以色列北部特尔丹的发掘工作，特别关注动物骨骼或动物园考古的识别和分析。

在大急流城神学院，我们有一个实验室，我们继续研究来自特尔丹的动物遗骸和动物骨骼。因此，您会在我们的讲座中听到一些关于动物骨骼的提及。但我想首先谈谈什么是考古学？然后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圣经？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两者如何结合在一起，有时舒服，有时不舒服。

什么是考古学？好吧，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就是这样，对吧？印第安纳·琼斯。如果你是某一代人，你就必须承认印地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影响。就这样，我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

我父亲去耶路撒冷休假并带着全家一起去。那是在这部电影刚上映之后。所以，我确实有一顶帽子和一根长鞭，并且在我的后院寻找丢失的方舟，但没有成功。

然后，随着我的成长并开始在专业水平上更多地研究考古学，我意识到它更加书呆子气。但好消息是没有人向你开枪。但考古学要书呆子得多，也少得多迷人。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称其为复杂的垃圾箱潜水。我们研究人类过去的物质遗迹，基本上是研究他们的垃圾。我们正在寻找破碎的陶器碎片。

我们正在观察他们从炖菜中吐出的动物骨头残骸。我们正在研究残留物，甚至在微观层面上分析他们过去吃的一些东西。因此，我们正在翻阅古代人们的垃圾，并试图重建，或者有些人会说构建他们所从事的不同生活方式。

不同的流程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我们深入历史领域。我们着眼于尝试重建古代人们的一些思维方式。

因此，如果我们谈论一个可行的定义，我们可能会说考古学基本上具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恢复，第二个是检查，第三个是解释。因此，对人类过去的物质和生物遗迹进行恢复、检查和解释。

今天，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跨学科的事业。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圣经考古学中，人们一手拿着圣经，另一只手拿着铁锹。现在，许多考古学家正在采用先进的 GPS、摄影测量和卫星图像记录方法，而且这也是高水平的。

然后，当我们深入研究时，我们不仅分析传统的罐子和骨头，而且现在我们有了可以从硬科学中提取的信息，以便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进行分析。因此，以陶器为例，我们可以通过残留物分析来判断锅中煮的是什么。当我们谈论动物骨骼时，我们可以取出一颗牙齿，通过同位素分析，了解该动物一生中在哪里吃草。

牙齿就像树木一样，具有可以分析的环或层的增生。根据特定地区的植物类型，我们可以找出该动物直到死亡为止的吃草历史。我们还可以观察土壤中的植硅体残留物和不同的矿物元素，这些元素可以告诉我们很久以前在那个空间发生的过程。

复杂的约会方法。放射性碳测年仍然是我们观察物质或有机遗骸的最可靠的测年方法，特别是从这个时期、历史时期、《圣经》的历史时期。现在，我们还必须记住，考古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

它只是在 1700 年代的投机阶段才开始，并在 1800 年代中期真正得到发展。如今，它与今天的做法有很大不同。这本质上是一种美化的寻宝活动。

因此，西方世界对象形文字的破译感到非常兴奋。就在那之后，几十年后，楔形文字的破译解锁了阿卡德语和其他语言。在这个阶段，你会有富有的赞助人支付挖掘费用，去掠夺古代世界的宝藏，并将它们带回他们的博物馆或豪宅。

当物体从其物理环境中移除时，我们会丢失大量数据。因此，即使在今天，随着古物市场的繁荣，我们仍然继承了这种寻宝遗产。当我们观察圣经土地上某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时，就会发现古物交易有所增加。

所以，我们继承了这种寻宝遗产。在许多信仰背景下，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寻宝遗产的有点不同，其中的宝藏不是图坦卡蒙的黄金宝藏，而是以某种方式证明圣经，我们发现了一些金块，这些金块会说，看，圣经是真实的。群众将涌入信仰。

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考古学的最佳方法。因此，我们要对当今考古学中的寻宝模式保持警惕。这是对考古学的简要描述。

所以现在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圣经考古学和圣经或旧约，希伯来圣经。我们已经讨论过什么是考古学。那么，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圣经？什么是圣经？嗯，首先，我们把它称为一本书，但事实上，它是一本以更晚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古代著作的集合。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在古代世界工作的人来说，关于某些传统和某些文本的年代有很多讨论和争论，但我们许多在古代世界工作的人；读完《圣经》，你很难不看到古代世界的无处不在。事实上，我越沉浸在古代世界中，我就越相信圣经在那个世界中非常适合。但圣经当然不仅仅是古代文献的集合。

对于我们这些信仰团体的人来说，我们确认这是正典。这是受到启发的。这是神的话。

这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或一本书集。但我们也确认，尽管上帝参与并通过这个过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组成。

这是神在特定环境下在人类之中并通过人类工作。因此，我们越了解他们的世界和背景，我们就越能清楚地理解圣经的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圣经的写作和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确信这是因为人类的参与，但它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补充、我们有编辑、我们有更新。这不应该对我们这些信仰团体的人构成威胁，相反，这些是上帝是谁的背景本质的例证。

他在人们的世界中并通过他们工作。这本《圣经》是一份充满活力的文献，它在古代世界和今天的这些信仰团体中继续存在。现在，当我们谈论《圣经》应用考古学或适用于考古学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最终，《圣经》并不是要成为某种历史书或科学手册或任何类似的东西，而是它最终是关于上帝和他的子民。

它描述了上帝是谁，描述了他的性格，描述了他与他的子民的关系，这就是主要的故事情节。在西方所谓的现代背景下，这对我们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们经常认为故事讲述了历史。最终目标是某种历史重建。

嗯，在古代世界，历史事实，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相反的。他们讲述故事，而不是故事讲述历史。因此，当我们研读圣经时，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

我认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元前九世纪的奥姆里德家族。相对而言，我们对奥姆里德家族了解很多。北方王国最强大的王朝，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南部的犹大，并与腓尼基海岸通婚。

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伟大的建设活动。奥姆里德家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以至于亚哈是联军的成员，在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从历史上看，公元前 853 年的卡尔卡尔之战）中击退了新亚述国王撒缦以色三世。

亚哈派出了最强大的战车军团。战车就像古代近东的坦克。这是一项艰巨的军事努力。

联军一度成功抵御了亚述的大规模进攻。你还记得这场战斗，对吗？圣经里的，你还记得吗？不，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不在那里。

因此，这说明了这一点，这可能是历史上亚哈国王最伟大的军事胜利之一，但这并不是圣经感兴趣的。圣经更关心的是对耶和华的忠诚或不忠诚。因此，这是我们可以牢记的一个例子，即《圣经》首先是关于上帝和他的子民的。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什么是考古学。我们已经讨论过圣经是什么。这些如何组合在一起，或者它们是否组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圣经考古学？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包袱。

考古学、方舟和护教学的包袱，不是在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而是在这个词的具体含义上，人们试图用考古学来证明圣经的正确性。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了我在互联网上发送或找到的图像。当人们发现我从事考古工作时，我经常得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这样。这是圣经中的拿非利人的证据，创世记前几章中描述了这些古老的巨人，在那里我们有神与人的同居。所以，看，有一个坟墓被发现了，他们是巨人，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这证明了圣经是正确的。

从事专业考古工作的人正试图掩盖一个重大阴谋。好吧，我只想说，不存在这样的阴谋。我在这些领域工作。

我参加这些会议、这些会议、这些协会，他们的工作方式并不是隐瞒真相。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问责原则，接受过培训以评估特定主张和主张的人员被带到这些人面前，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确定这些主张的有效性。

相信我，如果有巨大的墓葬，考古学家，无论他们的信仰或信仰如何，都会热衷于挖掘这些巨大的墓葬。但是，这仍然在互联网和流行文化中保留了非常受欢迎的追随者。你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不要相信专家。他们试图剥夺《圣经》之类的东西的有效性。

诺亚方舟已经不知道被发现过多少次了。显然发现了一项冒险，不仅是诺亚方舟，还有约柜，以及确定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以及红海过境点的位置。那是一份相当不错的职业。

因此，如果发现任何这些东西，红海底部的战车车轮，请将它们带到那些受过训练以评估这些说法的人面前。这并不是什么阴谋，而是这些人，无论善意与否，都在试图帮助上帝摆脱困境。所以，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认为上帝不需要任何帮助，尤其是当涉及不诚实时。

那么，如果这不是圣经考古学，那什么是圣经考古学呢？嗯，考古学的兴趣是符合圣经的。这意味着我们有特定的时间顺序重点和特定的地理重点。因此，我们的时间重点是青铜时代晚期的某个时间。

所以，这应该是 15 世纪和 14 世纪的事。有些人会在12世纪左右开始，即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I之间的过渡。然后，如果我们包括新约考古学，它将进入我们共同时代的第一或第二世纪。因此，我们有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框架，它包含在圣经故事的主要部分中，可以通过考古学来了解。

那就是以色列人民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地理重点，那就是古代黎凡特或南黎凡特。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

我们可以继续将其扩展到新约时代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因此，我们有一个特定的时间顺序和特定的地理焦点来定义圣经考古学。猜猜看，圣经在圣经考古学中的使用存在一些争议。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如果它与圣经有任何关系，那就值得商榷。如果你把考古学也加入进来，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对于如何以及应该如何使用圣经，我们有相当多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圣经包含很多历史信息。其他人则认为圣经的历史信息很少。因此，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辩论中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大多数人不再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这些术语，而是谈论最大化主义者和极简主义者。最高主义者是那些认为圣经包含大量历史信息的人。它们仍然允许细微差别，特别是在类型和其他方面，但我们在圣经中有很多历史信息。

所以，极简主义者说。另一方面，极简主义者则认为，不，圣经实际上是希腊化时期最极端形式的产物。那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时期。

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第四世纪，甚至第三世纪和第二世纪，当时我们在第二世纪后期，在马卡比哈斯蒙尼王朝统治下犹太民族主义的复兴。然后他们正在重建他们的过去。因此，我们有一个希腊化时期的作品，它想象过去来制定某种国家宪章。

这将是最极端的形式。因此，当我们处理希腊化时期之前的时期（旧约的绝大多数内容）时，我们会发现很少有历史价值的信息。正如我所说，这反映了几十年前的那种二分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两极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并试图生活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在我们对文本的审查和对考古学的审查中都保持批判性。因此，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文本和考古学都无法说明问题。我以前有一位老师曾经开玩笑说，你不从地里挖出一个罐子，它就不会开始对你说话，告诉你它是什么，并告诉你它的历史。

因此，我们希望寻求各种数据集的负责任的整合。因此，我们要非常仔细地查看文本。我们想非常仔细地研究考古材料。

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引入文本和考古学的视角，并批判性地研究它们。现在，我使用“批判”这个词是为了谨慎和客观，而不是指批判精神，说文本有问题、不好，或者考古学有问题、不好。相反，我们希望使用我们可用的所有工具仔细地处理这些不同的数据集。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这种整合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拿圣经和考古学来定义什么是圣经考古学，即具有时间和地理限制的考古学，那么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结果如何？嗯，这是结果。我将在此引用 ESV Atlas 中 John Currid 的一句话。至于考古研究对《圣经》历史可靠性的影响，几十年来考古调查的结果如何？答案很简单。

考古学一次又一次地支持和证实了圣经的记载。那么就这样吧。但这是比尔·迪弗同时写的第二句话。

今天，考古学远未证实这些主要圣经运动主题的历史基础，而是破坏了几乎所有事件。什么？他们挖的是不同的洞吗？这里发生了什么？好吧，我们现在认识到，首先，考古证据是片面的。其次，需要解读。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那些从事考古工作的人，是否考虑过损失了多少。所以，对于从事动物骨骼研究的人来说，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您从活体动物开始，然后将其宰杀以供食用。

那么，在动物的屠宰过程中，下一个过程就是屠宰。所以现在我们可能与某些屠体部分、与肉质屠体部分分离。然后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进一步分离。

每次分离时，我们都会有一份证词。因此，我们可能会在一个地方杀死动物，也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屠宰它，然后我们可能会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进行进一步处理，每个地方都会留下考古残留物。现在，在那之后，它就煮熟了。

大多数肉类都是用大刀或斧头砍骨头的方法在锅里炖的。所以，你得到所有的骨髓和脂肪，在锅里煮，然后食用。然后你吐出一小块骨头，然后它就会进入垃圾堆、垃圾堆。也许是来自屠宰场垃圾的同一种。也许这是完全不同的证词。

然后岁月就到了。我们有分解，我们有不同的土壤类型，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不同的骨头。然后你就会有考古偏见，比如在哪里挖掘、挖掘多少。

大多数遗迹，我们稍后会讨论遗迹，都是代表文明的人造土丘，通常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遗迹被挖掘出来。然后当你挖掘时，你会对收集到的东西产生偏见。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圣经》中的土地上的大多数材料都是手工采摘的。

我们确实有很多涉及筛选或筛分的过程，有时是干的，有时是湿的。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浮选。我们还在研究某些样品的微观水平。

但这就是全部，每次我们下降时，它都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考古学是一项从小事到大、从小事到大的事业。安森·雷尼（Anson Rainey）曾经说过，考古学就是，我认为他用了“挖方洞、纺纱线的科学”这个词。

当然，这是愤世嫉俗的。但他的意思是，从很少的数据中进行重建需要很大的想象力。我认为，在这种实践中硬科学的运用有时甚至会建立错误的信心，因为我们可以为我们对非常小的遗骸单位的描述带来新的定义和准确性。

但我们仍然需要记住损失了多少。所以，我们充其量只是推断。我们正在获取数据并按照轨迹考虑它。但这并不是在黑暗中拍摄，因为我们是在更大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一张幻灯片中提到，我们想要利用各种数据集。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视角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处理的数据如此部分和复杂。

然后是最重要的一点，解释。我们在执行任何解释任务时都会带着自己的偏见，特别是当它涉及历史和圣经时。因此，我们的文化中继承了偏见。

我们拥有在我们特定的信仰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所谓的后现代运动的美妙之处之一，这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在考古学和所谓的后进程主义中，那就是我们都带着有限程度的客观性。有人会说没有任何客观性。

因此，我们需要记住，作为口译员，我们有自己的解释包袱和偏见。因此，需要解释的数据有限且复杂，对于考古学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你可能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要如何前进呢？系列讲座到此结束了吗？我们可以举手吗？几乎不。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圣经》和抹子，以及考古学和《圣经》如何关联的问题。嗯，我喜欢用三个 C 来思考它。其他一些人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来应用不同的 C 集。

但我认为第一个C是一种互补关系，考古学可以补充我们认为我们从圣经中理解的内容。因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讲座中讨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Merneptah 石碑。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229 或 1209 年，是拉美西斯大帝之子法老的胜利赞歌，他征战南黎凡特和巴勒斯坦。

他声称已经征服了某些民族和城市。他提到他征服的民族之一就是以色列。现在，按照圣经的时间线，这只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故事的开始。

所以，在圣经故事情节中，这是他们刚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但他们肯定不是一个……所以，就扎根于时间和空间而言，这是对圣经故事情节的一个惊人的补充。当然，因为它是考古学和圣经，所以存在一些争论。

但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物质遗存的真正关联，记录了一个名叫以色列的民族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点与圣经故事情节的关系。当然，现在人们的理解方式已经非常不同了。以色列是什么？ 1200年代的以色列与9世纪和8世纪的以色列是一样的吗？我们下一次提到以色列是在公元前 9 世纪。

所以，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中间发生了什么。但这些发现可以补充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圣经阅读。现在我们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补充。

这是近年来非常令人兴奋的发现。这些是大疱。印章是放在信件（纸莎草纸文件）上的一块粘土，用于密封环绕文件的绳子。

从图像中您可以看到，粘土上印有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可能会在粘土硬化之前被反向蚀刻到进入粘土的印章中。这里有个人的名字：休克尔，舒玛雅的儿子，和基大利，巴舒尔的儿子。有什么大不了的？是的，如果你读过耶利米书，这就是一件大事。

因此，在耶利米书第 37 章和第 38 章中，我们有一群官员，四名官员来到西底家面前，向这位反民族主义的耶利米请愿，因为他表达了一些亲巴比伦的情绪。他说，你知道，这座城市注定要灭亡，向巴比伦人投降。这些人试图给耶利米带来麻烦。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因为他们把他扔进了水池里。好吧，其中两个人正是舒玛雅的儿子胡克尔和巴舒尔的儿子基大利。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个人的签名。更戏剧性地说，握着印章并推入这块粘土的手可能不是别人，正是圣经中的耶利米。

所以这非常令人兴奋。多么赞美啊。所以，我们有一般性的赞美。

我们也有具体的赞美。所以这是单向考古学，圣经可以关联。另一个是在清晰的领域。

所以，我们可以澄清《圣经》，抱歉，考古学与《圣经》的关系，因为我们挖掘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中我们理解中有点模糊的东西。因此，这些可以是历史的，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与古代以色列人的实践有关的东西。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之一。

这不是很神奇吗？你能相信他们发现了这个吗？最有可能的是想知道它是什么。嗯，这是一个肝脏模型，粘土肝脏模型。我们在整个古代世界都发现了其中的一些，有些甚至是青铜的。

它们是羊肝的模型，上面有小孔和网格。这些被认为是，我们在其中一些上有一些铭文。

这些被认为是模型，肝脏模型，用于训练占卜师如何进行摇头丸练习，即观察祭祀动物的内脏，以占卜未来，弄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在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流行。我们有关于他们要寻找什么的指示，肝脏形状的异常，特别是肝叶的异常，以及某些情况，将这些视为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兆。

那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嗯，我们在以西结书第 21 章中提到了这种做法，其中谈到巴比伦人使用肝脏和占卜，但这也有助于解释摩西五经文本中的特殊禁令。在献祭指示中，利未记中有九次，出埃及记中有两次，特别指示要焚烧肝叶，作为内脏的一部分，在耶和华面前焚烧和消耗。因此，表面上看，这是为了防止任何滥用观察肝脏来试图弄清楚未来的行为，因为根据圣经的观点，未来只属于耶和华。

旧约中的许多文本都禁止占卜。因此，考古学为我们通过肝脏占卜的做法提供了一些清晰的信息。因此，大多数时候，当人们，特别是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谈论《圣经》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都会停留在前两个 C 上。

但还有第三个 C，那就是复杂化的 C。当我们在地里挖出一些东西，或者我们没有在地里挖出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时，似乎我们发现的或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相冲突。所以，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这是从耶利哥遗址拍摄的一个镜头，围绕它有很多争论，但判决仍然存在。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但当它第一次因 20 世纪 30 年代约翰·加斯坦 (John Garstang) 的发掘而闻名时，《发现约书亚城墙》(Joshua's Walls Found) 的报道就登上了报纸的头条。

然后，几十年后，凯瑟琳·凯尼恩夫人过来说道，呃呃，你弄错了时间范围，事实上，这些墙早在约书亚的任何特定时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那里什么也没有。然后，一些考古学家，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布莱恩特·伍德 (Bryant Wood)，参与并重启了基于凯尼恩忽视的特定陶器风格的争论。但随后放射性碳测年将其推回到凯尼恩的情况，争论仍在继续。

今天，有些人会称这是圣经考古学中最大的失望，它看起来很合适，但后来却被拉开了。意大利和巴勒斯坦联合团队目前正在进行挖掘工作，所以也许我们将来会更加清楚。但事实仍然是，《圣经》中的某些事件缺乏我们所希望的考古学证实。

其中一些规模很大，例如《出埃及记》。我们稍后会讨论它。但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出埃及曾经发生过。

现在，我将在接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但随后我会保留我要说的内容。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发现或未发现的东西所造成的复杂性，我们中的一些人想把它们埋回地下，或者可能使用 Photoshop 在红海底部创建那个战车车轮。但我认为这些海洋中的每一个都完善并丰富了我们对圣经的理解。

所以，前两个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对此表示庆祝。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圣经》在古代世界中是非常适用的。但即使是第三海，我想我们也可以庆祝。

我已经摆脱了这第三个复杂的海洋，让我彻夜难眠，想知道如何才能完成这项工作，然后谦卑地记住这不是我的圣经；这是我的圣经。这些不是我的遗骸。对于我们这些相信上帝和他的主权的人来说，这是可以的。毕竟我们是人类。

一些并发症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醒我们是谁。我们不需要发明证据。事实上，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最终会让我们所宣扬的信仰蒙羞。

我和那些了解我的信仰承诺的人进行了很多对话，他们会指出其中的一些复杂之处，我会说，是的，你是对的。让我们来谈谈它。所以，你有很好的途径和机会来参与有关复杂问题的讨论，甚至这些也可以引发进一步的对话，讨论为什么我会宣扬我对耶稣的信仰，如果这一切还没有被证明和弄清楚的话，我会这样做。

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诚实永远是最好的前进之路。因此，拥抱第三个 C 甚至感到谦卑是一件好事。因此，当我们继续这里时，在讨论了考古学的具体方法以及我们如何进行考古学之后，我们将看看古代以色列在不同主要时间范围内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并且我们将涉及这三个C正在进行中。

所以，请继续关注，我希望您能关注下一篇。

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一节，考古学和旧约概论。

